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吗啡 

第一章 

在一九一七年冬天，我可是幸福的。那可是难以忘怀

的、风狂雪暴、急剧流逝的一年！可是，倘若有人像我这

样，冬天里守在雪地上，夏天里守在清苦而贫困的森林中，

足足守了一年半，一天也不曾离开过，倘若有人在拆开那

内装着迟到了一周的报纸的邮包之时，就像幸福的情郎拆

开情书时那样，倘若有人是坐着马拉雪橇跋涉十八俄里而

去给人家接生，那么，应当指望这位定会是理解我的了。 

煤油灯可算是最令人安适的东西，但我还是赞成用电

灯照明！ 

我这总算又看见了它们，这些有魔力的小电灯！这小

城里的一条主要街道，被农民们的雪橇辗轧得平平展展，

街上的招牌幌子一个接着一个，可谓琳琅满目而让你眼花

缭乱。这边的招牌上吊着一双靴子，那边的幌子上悬着一

个金灿灿的花形的小甜面包圈，再走几步，便看到一幅画

像迎风招展，那上面画的是一个小伙子，这人的那双眼睛，

就像猪一般的放肆；他那个发型，则是绝对的不自然，它

在表示，那玻璃门里面便是本地的巴斯勒，在这里花上三

十戈比，人家便会给您理发的，什么时候都行，节日除外，

而我的祖国节日可是多得很的哩。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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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到如今，我一想起那“巴斯勒”里所用的布巾就浑

身哆嗦，那些布巾可是要迫使你怎么也禁不住非去设想德

国皮肤病教科书上的那一页，那一页赫然清晰地印着某位

公民下巴上的一个硬下疳的照片。 

然而，即便是这样的一些布巾也还不会使我的追忆黯

然失色！ 

一个神气活现的警察守在那十字街头；积满灰尘的橱

窗里，模模糊糊地展示着一些铁制烤盘，烤盘里盛着馅饼，

它们密密匝匝地码放在一起并点缀上褐红色的奶油；广场

上铺满干草，有人徒步而行，有人乘车驶去，有人在交谈；

报亭中出售着一些昨日的莫斯科报纸，那些报纸上刊载着

一些惊人的消息，那些来往于莫斯科的列车就在不远处不

时地互相鸣笛致意。总而言之，这才是文明，是巴比伦，

是涅瓦大街。 

医院的盛况就不必多说了。它拥有外科、内科、传染

病科与妇产科。这医院还有个手术室，高压灭菌器在那里

熠熠发亮，水龙头在那里泛射银光，好几张工作台在将其

灵巧的爪子、牙齿与螺旋自如地张开。这医院有一位主治

医师，三位住院医师（除我之外）。还有若干个医士、助

产士、助理护士，还有药房与化验室。哪里能想到，连化

验室都有啦！不但那台蔡司牌显微镜赫然摆在那里，还拥

有相当可观的一大堆试剂储备哩。 

我哆嗦起来，直打冷战，这些印象一时间真让我承受

不住了。过了好多天，我才习惯这新的环境：这医院的几

栋平房，在这十二月的黄昏里，仿佛是接受了军令似的，

一下子全都燃亮了电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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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灯光让我感到刺眼。浴盆中，水声哗哗，脏兮兮的

木质水温计在盆里时沉时浮，尽兴闹腾。儿童传染病科里，

整天是呻吟四起，不时传出孱弱尖细的、甚为可怜的哭泣

声，嗓音干哑的咕嘟声⋯⋯ 

助理护士们在奔忙着，跑来跑去⋯⋯ 

我心头总算轻松了，如释重负。我再也不用去承担那

种性命攸关的责任——那责任要求不论这世上发生了什

么，你都要将其承揽。人家患了疝气，我不再有什么愧疚

了；有雪橇开来，运来了胎儿横位的产妇，我也不再哆嗦

起来；有人患上脓性胸膜炎，需要手术切除，这事也不再

与我相干了。⋯⋯我平生头一回感到，我是这样的一个人，

其责任范围被某种框框限制了。要分娩？——好，请到那

边——那栋矮矮的平房，那边——那个挂满白纱布最靠边

的窗户就是。那里有产科医生，就是那个惹人可爱的、胖

乎乎的、留着一副火红色小胡子、已经有点儿秃顶的家伙。

这是他的事。请把雪橇掉转头，开到挂满白纱布的窗子那

边去！情形复杂的骨折——有外科主任哩。是肺炎吗？—

—那就到内科，找帕维尔·弗拉季米罗维奇去。 

 

噢，这所大医院，犹如一台庞大的机器经过了整修上

油，正在全速运转！而我呢，则像是一颗按预定规模磨制

出来的新螺丝钉，被拧在这机器上了，进入运作之中，而

承接了儿科。于是，什么白喉呀，什么猩红热呀，便把我

整个儿弄得团团转，不得空暇，它们耗去我的一个又一个

白天。不过，只是白天。我便每天入夜才去就寝，因为那

时我的窗下再也不会传来那种凶多吉少的夜半敲门声，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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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音会把我弄起来，召唤我去冲入黑暗直面危险，迎战不

可避免的厄运。每天晚上呢，我便埋头读书（当然，第一

个念头便是攻读那些有关白喉和猩红热的著作，后来不知

怎的，对菲尼莫尔·库珀也怪有兴趣的了），而十分珍视

桌上的这盏灯，茶炊托盘上那灰色的炭渣，已经凉了的那

杯茶，足足一年半的寝睡不安之后而拥有的这睡眠⋯⋯ 

在我从那个风雪弥漫的荒僻地段调到县城之后，在一

九一七年那个冬天，我可是那样的幸福呢。 

第二章 

转眼间，一个月的时光如箭一般地飞过去了，接着，

第二个月、第三个月也紧随其后而一一流逝，一九一七年

这一年逝去了，一九一八年的二月也飞逝了。我对自己的

这个新环境习惯了，而开始渐渐地忘却我那个遥远的地段

了。那盏咝咝作响的绿幽幽煤油灯，那份孤寂，那些雪

堆⋯⋯均在记忆中淡漠下去了。好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！

我忘掉了自己的战斗岗位，在那里，我可是在孤立无援的

状态中，凭自己的力量而同种种疾病搏斗了一番的，就像

菲尼莫尔·库珀笔下的主人公一样，使出浑身解数，一心

要从那最为罕见的环境中拼杀出一条生路来。 

没错，在我躺在床上惬意地念及我这就要安然入睡那

会儿，在我那已然模糊的意识中偶尔也会闪过一些往事的

片断。那绿幽幽的灯火，那闪烁的街灯⋯⋯雪橇的轧轧响

声⋯⋯一声短促的呻吟，过后便是一片黑暗，野外的暴风

雪那低沉的呼啸⋯⋯然后，所有这些画面便歪歪斜斜地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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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地摇晃起来，而终于无影无踪了⋯⋯ 

很想知道，现在是谁在那儿接替我而守在那儿

呢？⋯⋯总会有个人守在那儿的⋯⋯一个像我这样的年

轻医生呗⋯⋯喏，何必惦记着这事呢，我可是熬过来啦。

二月，三月，四月⋯⋯喏，姑且还加上五月吧——我这试

用期便到头了。也就是说，到五月底我将同我的这座漂亮

的城市告别而回到莫斯科去了。倘若革命之鹰将我裹挟到

它的翅膀上——很可能，不得不再度出行哩⋯⋯但无论如

何我那个地段可是我今生今世再也不会见到的了⋯⋯再

也不会的⋯⋯首都⋯⋯门诊所⋯⋯柏油马路⋯⋯星星点

点般的灯火⋯⋯ 

我就是这样琢磨着。 

⋯⋯可是，我在那个地段呆过，这毕竟还是件好

事⋯⋯我成了一个勇敢无畏的人⋯⋯我并不害怕⋯⋯什

么病我没治过？！果真如此？啊？精神病我倒是不曾治

过⋯⋯要知道⋯⋯还真的没有哩，让我想一想⋯⋯那个农

艺师那天可是喝得酪酊大醉的呀⋯⋯我给他治过的，很不

见效⋯⋯酒狂病⋯⋯不是精神病又是什么呢？该读一读

精神病学才是⋯⋯咳，去它的精神病学。日后到莫斯科再

说吧⋯⋯而眼下最要紧的还是攻克儿科病⋯⋯除了儿科

病还是儿科病⋯⋯尤其是这苦苦地折磨人的儿科病处方

学⋯⋯呸，鬼东西⋯⋯譬如说，要是一个病儿十岁了，那

么可以给他服用多大剂量的安替比林呢？是一百毫克，还

是一百五十毫克？⋯⋯我忘了。要是一个三岁的病儿

呢？⋯⋯只攻儿科病⋯⋯其他的什么再也不⋯⋯那些让

你伤透脑筋的偶发病症可是够多的呀！别了，我的那个地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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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！⋯⋯为什么今晚我那个地段是这样坚执地闯进我的脑

海呢？⋯⋯绿幽幽的灯火⋯⋯要知道，我可是已经与它彻

底了结，今生今世再无瓜葛啦⋯⋯喏，得啦⋯⋯入睡

吧⋯⋯ 

——有封信哩。人家捎来的⋯⋯ 

——请拿过来吧。 

助理护士站在我寓所的前厅里。她那件盖上了戳印的

白大褂上套着一件衣领部位的毛都磨光了的大衣。雪花正

在那个廉价的蓝色信封上融化哩。 

——今儿是您在急诊室值班吗？——我问道，一边打

了个哈欠。 

——是我。 

——一个病人也没有？ 

——没有，空空的。 

——要希⋯⋯（这个哈欠使我裂开了嘴，而弄得发音

都不清晰了）——要是送来了什么病人⋯⋯您就过来通知

我一声⋯⋯我这就要睡觉去了⋯⋯ 

——好的。可以走了吗？ 

——是呀，是呀。您走吧。 

她走开了。门吱地响了一声。我呢，则踏着拖鞋吧嗒

吧嗒地往卧室走去，边走边用手指歪歪扭扭地撕开那信

封。 

这信封里装着的竟是一张皱巴巴的、长方形的格式

纸，它上面带有我那个地段我那所医院的蓝色印戳⋯⋯这

可是一张让人难以忘怀的格式纸哟⋯⋯ 

我不禁冷笑了一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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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可真有意思⋯⋯整个晚上我都在念及这个地段，

瞧，它这就来了，主动提醒你记起它⋯⋯预感呀⋯⋯” 

在那印戳的下方，是一个用化学铅笔写出的一个处

方，那几个拉丁文，字迹潦草，难以辨认，又被勾来勾去，

模糊不清⋯⋯ 

——我可是一点也看不明白⋯⋯一个胡乱地开出的

处方⋯⋯——我嘟哝道，将目光盯在了“morphini⋯⋯”

这个词上。——喏，这个处方里究竟又有什么不寻常之处

呢？⋯⋯哦，有了⋯⋯莫不是这百分之四的溶液？究竟是

谁开出这百分之四的吗啡溶液？⋯⋯用途何在呢？！ 

我将这张纸翻了过来，我的睡意顿时就消失了。只见

这纸的背面是一封信，它是用萎靡无力的、粗粗拉拉的钢

笔写出的： 

1918年 2月 11日 

亲爱的 collega！ 

请原谅我在这块小纸片上写信。手边没有信纸。我病

了，病情很重， 

症状不妙，没有人能帮助我的，我也不想向什么人求

助，只向您开口。 

 

我这已是第二个月守在您曾呆过的这个地段，我知

道，您现在在城里， 

离我还不大远。 

 

看在我们的友情与大学同窗多年的情分上，我请求您

尽快到我这儿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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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趟吧。即便只呆一天。即便只呆一小时。即使您要

说，我这人已经没救 

了，我也会相信您的⋯⋯兴许，能有救呢？⋯⋯是呀，

兴许，还能有救呢？ 

⋯⋯希望还会朝我闪现呢？我请求您，可别向任何人

透露这封信的内容。 

——穆莉雅！请马上就到急诊室去一趟，把那位值班

护士叫到我这儿来⋯⋯她叫什么来着？⋯⋯喏，我忘

了⋯⋯一句话，那位值班的，就是刚才给我送信来的那位。

赶快去！ 

——这就去。 

几分钟过后，那位助理护士便站在我面前了。雪花还

正在那块已充作大衣领子的、毛都掉光了的猫皮上面融化

哩。 

——这信是谁捎来的？ 

——我可不认识。一个留着胡子的人。他是一个合作

社工作人员。他这是进城来，他说。 

——嗯哼⋯⋯那么，您且走吧。不，请等一等。我这

就给主治医写个便条，劳驾您给带过去，再将回条捎给我。 

——好的。 

我给主治医生写的便条： 

 1918年 2月 13日 

尊敬的帕维尔·伊拉里奥诺维奇：我刚刚收到我的一

个大学同学波利 

亚科夫医生的一封信。他正孤苦伶仃地守在我先前呆

过的那个戈列洛沃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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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。他病了，看来，病情还很重。我认为，我有义务

到那儿去看看他。如 

蒙您允准，我明天就将科里的工作交给罗多维奇医生

照管一天，而到波利 

亚科夫那儿去一趟。人家孤苦无助哩。 

尊敬您的 

博姆加德医生 

主治医生的回条： 

尊敬的弗拉基米尔·米哈伊洛维奇：您就去一趟吧。 

彼得罗夫 

我把一晚上的时光全花在铁路时刻表上。可以这样到

达戈列洛夫的：明天下午两点搭乘从莫斯科开过来的那辆

邮件专列，在铁路线上行驶三十俄里，在 N 站下车，再

从那里坐雪橇行二十二俄里，便可抵达戈列洛沃医院了。 

“要是运气好，我明天夜里就能到戈列洛沃。”——

我躺在床上琢磨着。——他患上了什么病？伤寒？肺炎？

两者都不是⋯⋯要是那样的话，他便会直截了当地写道：

“我患上了肺炎”。可是这里却是一封语无伦次、几近于

造作的信⋯⋯“很重⋯⋯症状不妙⋯⋯”什么病？梅毒？

没错，毫无疑问，准是梅毒。他吓坏了⋯⋯他不敢声张⋯⋯

他担心⋯⋯但是，很想知道，从火车站出来之后，我乘什

么马车前往戈列洛沃呢？要是车次不好，到达车站时已是

黄昏时分，那就无车可乘无法前往了⋯⋯喏，不要紧。我

总会有办法的。我就在车站上向人家借辆马车。拍个电报

去，让他派一辆马车来！不顶用的！电报是要在我人到之

后再过一天才能到的⋯⋯要知道电报还不能直通戈列洛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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沃。电报将搁置在车站上，直到有人顺道儿把它捎走。我

可了解这个戈列洛沃。唉，真是个穷乡僻壤！ 

用格式纸写就的这封信，放在夜间用的小桌上，躺在

台灯的光环里，它旁边，便是心神不宁无法成眠的状态中

总形影相随的东西——成堆的烟蒂，烟灰缸。我在皱巴巴

的床单上辗转反侧，一股懊恼在心头油然升起。这封信开

始惹我生气了。 

真的，要不是患了什么又重又急的大病，譬如说，梅

毒，那他为什么不亲自上这儿来呢，凭什么我就该冒着风

雪而急急地往他那儿跑呢？难道我在一个晚上就能将他

的梅毒治愈？抑或是食道癌？再说，哪儿来的癌呀！他比

我还小两岁哩。他今年二十五岁⋯⋯“很重⋯⋯”长肉瘤

了？这封信真荒唐，简直是歇斯底里般的。这封信能使其

收信人犯起偏头疼的⋯⋯瞧，它这就发作了。一侧太阳穴

的筋脉绷紧了，发沉了⋯⋯你早晨醒来，想必这份感觉就

会从这根筋脉上延展到头顶上，半边头就会像被钳住了一

样，到晚上呢，你就得吞服那含有咖啡因的匹拉米洞了。

可是，服用了安替比林而乘坐雪橇那会怎样呢？应当向医

生借一件旅行用的皮大衣才是，明天穿自己的那件大衣准

会冻死的⋯⋯他出了什么事啦？⋯⋯“希望还会朝我闪

现⋯⋯”在小说里才这么写的，在严肃正经的医生的书信

中根本就不能这样来！⋯⋯入睡吧，入睡吧⋯⋯再也不琢

磨这事了。明天一切就会都清楚了⋯⋯明天。 

我揿了一下台灯开关，霎时黑暗便吞噬了我的房间。

入睡吧⋯⋯那根筋脉隐隐作疼⋯⋯在还没有弄清真相之

时，我可是没有权力为一封荒唐的信而生人家的气哟。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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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是在备受他自己的苦楚折磨着，这才给他人写信诉说。

喏，他哪里会，他哪里能理解⋯⋯就因为闹偏头疼，就因

为心绪不宁，而指摘起人家来了，这可是不光彩的，即使

只是在心里有了这一念头。也许，这可是一封并不造作的、

并无浪漫色彩的信，我同他，谢廖什卡’波利亚科夫，已

有两年不曾相见了，但我还是非常清楚地记得他的，他可

是一个向来就审慎的人⋯⋯没错。这就是说，他这回准是

遭遇上什么大祸了⋯⋯我这根筋脉变得轻飘飘的了⋯⋯ 

看来，这就要做梦了。梦的机理是什么？⋯⋯我在生

理学中读过的⋯⋯但这可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⋯⋯我

弄不明白，梦意味着什么⋯⋯这些脑细胞是怎样入睡

的？！我弄不明白，我这说的是心里话。而且，不知怎的

我还确信，生理学的编写者本身也不是非常坚定地确信其

所言⋯⋯一种理论总与另一种相抵牾⋯⋯瞧，谢廖什

卡·波利亚科夫身着那缀有金色纽扣的绿色制服，就站在

那锌板桌子的上方哩，而那桌上则是一具尸体⋯⋯ 

咳，没错⋯⋯这可是一个梦⋯⋯ 

笃笃，笃笃⋯⋯砰，砰，砰⋯⋯啊哈⋯⋯谁？谁？什

么？⋯⋯哎呀，有人敲门，哎呀，见鬼，有人敲门⋯⋯我

这是在哪儿？⋯⋯怎么回事？没错，躺在自己的床上

哩⋯⋯为什么非要把我叫醒呢？人家有权力这样做，我是

值班医生呀。您醒一醒，博姆加德医生。瞧，穆莉雅拖着

她那双便鞋吧嗒吧嗒地过去开门啦，几点了？十二点

半⋯⋯午夜，这就是说，我只睡了一个小时。偏头疼怎样

了？还没过去哩，这不，它正闹腾呢！ 

有人在轻轻敲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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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什么事呀？ 

我稍稍推开通往餐厅的那道门。只见助理护士的那张

脸在黑暗中朝我瞥了一眼，我立时就看出，这张脸面色苍

白，那双眼睛瞪得圆圆的，充满惊惶不安的神色。 

——送来了什么病人？ 

——戈列洛沃地段的医生，——助理护士打开她那嘎

哑的嗓门高声回答道，——这医生开枪自杀。 

——是波⋯⋯利⋯⋯亚⋯⋯科⋯⋯夫？不可能！是波

利亚科夫？！ 

——他姓什么，我还不清楚。 

——竟是这样的⋯⋯我这就来，这就来。您呢，赶快

上主治医那边去一趟，叫醒他，立即。请您告诉他，这是

我紧急召请他赶快上急诊室。 

助理护士急切切地跑开了——只见一个白色的斑点

在眼帘中消失了。 

两分钟之后，干燥而刺骨的暴风雪已经在门廊上恶狠

狠地扑打着我的面颊，掀动我的大衣下摆，将我那受惊的

身躯冻得冰凉。 

急诊室的窗户里闪现出，的白色的、令人心绪不宁的

灯光。在门廊上，在一团雪雾中，我同主治医撞个满怀，

他这也是急匆匆地要去我要去的那个地方。 

——是您的？波利亚科夫？——外科医生一边咳嗽

一边问道。 

——我一点也不明白，显然，是他。——我回答道，

我俩急匆匆地奔进急诊室。 

一位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女子迎着我从长凳上站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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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来。那双熟悉的眼睛从褐色的头巾底下泪水涟涟地冲我

看了一眼。我认出来了，她是穆莉雅·弗拉西耶夫娜，来

自戈列洛沃的助产士，我在戈列洛沃医院给产妇接生时，

她可是我忠实的助手。 

——波利亚科夫？——我问道。 

——是的，——穆莉雅·弗拉西耶夫娜答道，——太

可怕了，大夫，我这来的一路上都发抖，只惦记着能把他

送到⋯⋯ 

——什么时候？ 

——今儿早上，快要天亮的那会儿，——穆莉雅·弗

拉西耶夫娜嘟哝道，——守夜人跑来了，他说⋯⋯“医生

那边有枪声⋯⋯” 

在那抛洒出令人恶心的、让人心神不安的光线的急救

灯下面，躺着波利亚科夫医生，我一抬眼就瞥见他那毫无

生气，犹如石头般的毡鞋底，刹那间，我心头便习惯性地

悸动了一下。 

摘去了他的帽子——出现的是粘乎乎、湿漉漉的头

发。我这双手，助理护士那双手，穆莉雅·弗拉西耶夫娜

那双手全都在波利亚科夫身上闪来闪去，忙乎起来，一块

布满了黄色红色斑点的白纱布，从大衣里蹦了出来。他的

胸部吃力地向上挺着。我号了一下他的脉搏，不禁哆嗦了

一下，这脉搏正在我手指下消失，它绷得紧紧的，就像一

根细线缠上了许多密密匝匝又不结实的结头，眼看着就要

断了。外科医生的那只手已经伸向他的肩部，一把扭住他

臂膀上毫无血色的肌肉，这就要给他注射樟脑液。就在这

会儿，这受伤者咧开了嘴唇，这个动作使他的嘴唇上立刻



◆ 米·布 尔 加 科 夫 短 篇 小 说 选 ◆ 

─ 14 ─ 

 

出现了两条玫瑰色的血带，他微微地努了努那发青的嘴

唇，冷冷地、有气无力地吐出了这么一句： 

——请将樟脑液拿开。见鬼去吧。 

——别说话。——外科医生回答他说，将那黄色油液

注入他的皮下。 

——应当认定，心包已被擦伤。——穆莉雅·弗拉西

耶夫娜低声说道，她紧紧扣住桌子边，开始仔仔细细地翻

看受伤者那已经耷拉下来而显得颀长无端的眼皮（他的眼

睛已经闭上了）。只见两条暗紫色的阴影，犹如落日的阴

影一般，在他鼻梁两侧凹陷处愈来愈深愈来愈浓，那细小

的简直就似水银般晶亮的汗珠，正从那阴影上沁出来。 

——左轮手枪？——外科医生的半边脸颊抽动了一

下，询问道。 

——勃朗宁手枪。——穆莉雅·弗拉西耶夫娜悄声说

道。 

——唉，唉呀。——突然间，仿佛是又气愤又气恼，

外科医生这么叹息了一声，突然间，他挥了挥手，就走开

了。 

我惊惶不安地朝他转过身去，一时不知这是怎么回

事。还有几双眼睛的目光也向他的背影投射过去，走过来

另一位医生。 

波利亚科夫忽然努了努嘴，把它弄得歪歪扭扭，就像

梦中的人一心想驱赶开那纠缠不休的苍蝇似的，紧接着，

他的下颚动弹起来了，仿佛他的喉咙里堵着一团东西而他

一心想把它吞咽下去。啊，举凡见过那类令人恶心的手枪

或猎枪枪伤的人，对这种动作都是十分熟悉的！穆莉雅·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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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西耶夫娜痛苦地皱起了眉头，叹息了一声。 

——博姆加德医生⋯⋯——波利亚科夫用勉强可以

听清的小嗓音说道。 

——我在这儿。——我悄声应答道，我的声音直接贴

在他的唇边轻柔地鸣响着。 

——一个笔记本留给您⋯⋯——波利亚科夫嗓门嘎

哑了，声音更为孱弱地吐出这一句。 

这时，他睁开了双眼，将目光投向这急诊室那毫无快

乐可言、掩入一片黑暗之中的天花板上。仿佛是由里往外

迸射出光芒，他那对黑眼球开始倾泻出亮光，那对眼白则

仿佛是透明的了，蔚蓝蔚蓝的。这目光在往上升腾的高空

中凝滞住了，随后暗淡下去，失去这瞬息即逝的色泽。 

波利亚科夫医生死了。 

夜。拂晓临近了。灯光燃得很亮，因为这小城入睡了，

电力甚足。万籁俱寂，波利亚科夫的遗体则停放在小教堂

里。夜。 

桌上，在我这由于阅读而已经发炎的眼睛前面，摆着

一个已拆开的信封和一张信纸，那张纸上写道： 

亲爱的同学！ 

 

我不再等您了。我改变了主意，不治疗了。治也无望。

我再也不愿再 

受折磨了。我可尝试够了。我要提醒他人：可要小心

提防这白色的、用二 

十五倍的水加以溶解的结晶体哟。我是过分地信赖了

这一溶液，而它们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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